
从筝的沿革看
“

世界筝
”

的趋向
在第一届 全国古筝学术交流会上 发言

陈安 华

作为民族乐器大家庭中的成员
,

筝素以古朴
、

典雅
、

端庄
、

传情而衰得人们的称誉
。

历

代的诗词歌斌中
,

都不乏对筝的赞美
。

正由 于此 , 它在历史上在国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方

面一直起粉重要的作用
。

公 元 八 世 纪
,

由中国传至 日本的 弦唐制筝
,

以至以后成为 日本

的民族乐器这个史实
,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

在当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中
,

筝也必作为重要的

节目
,

介绍到其他国家去
。

在一些外国学者的心目中
,

筝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关系是连在

一起的
,

不 了解筝
,

就等于不 了解中华民族的音乐
。

时代在前进 了
,

作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的组成部分
,

筝的事业也要振兴
。

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
,

是摆在从事古筝事业工作者面前的

一个艰巨任务
。

一
、

中 移的以 际性
”和“

世界攀
”
的构想

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
,

早在一千多年前
,

就已经超越国境的限制
,

具有了“
国际性 ,

的性质
。

至近代
,

筝的足迹已几乎遍及大半个亚洲
。

成为本民族拥有的 日本筝和朝鲜的伽椰

琴
,

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
,

在东北亚深深地扎下根子 ,

国际上也有广泛的影响
。

在东南亚
、

南亚一带
,

越南
、

新加坡
、

泰国
、

印尼
、

菲律宾等地
,

由于华侨的先后传播
,

筝已成为他 们

国民熟悉和喜欢的乐器
。

在今天
,

随着国际交往颇繁
、

交通发达
、

科学 昌明的新时代
,

古筝

也已涉足拉美和西欧大陆
。

这些地区已有我国攀家在传授古筝
,

不仅华人学
,

洋人也喜欢学
。

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
,

中国筝这朵中华民族的艺术之花将会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

成为
“

全球性
”的

‘ 世界筝 , 。

世界上许多事物往往是从一国开始
, 以后逐渐蔓延

,

成为世界性
。

足球
、

钢琴
、

就是如此
。

只要它是优秀的
,

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的喜欢和接受
,

它就会逐渐形成世界性
。

正

因为这样
,

提出“世界筝 ”的展望和构想
,

不是没有可能
。 “世界筝

”

最终能否实现
,

将来乐器

的性状如何
,

我想不外乎三种状况 一种是全部保留中国筝的民族特色
,

只作为演奏及研究

中国民族音乐的乐器 , 第二种是与 日本筝一样
,

演变成本国的民族乐器 , 第三种是把筝发展

成象钢琴那样
,

成为演奏各国各 自所需乐曲的普遍性乐器
。

上述三种状况中
,

第一种可能性

较小 ,

第二
、

三种的可能性较大
。

因为乐器本身是一种工具
,

它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与民族的

语言
、

生活习惯
、

风俗观念等联系在一起的
。

即便是中国筝
,

同一个民族也 有 不 同的 风格

流派
。

吸收一种外来乐器
,

要它不去表达本国本民族的音乐语言和思想感情
,

而长期存在以

至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

但不管其发展的情况如何
,

它的根源总是来 自中国的筝
。

目前
,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
,

中国筝的普及是令人鼓舞的
。

个别地区还掀

起不同程度的 “
古筝热 , 。

据说
,

香港这个仅有几百万人 口的弹丸之地就有一万 多 人 弹 筝 ,

合海学弹筝会弹筝的人竟达三十万人 , 象新加坡
、

台湾一些中小学
,

还把学弹筝作为必修的

奋乐课 , 有些地区还成立 了古筝学术机构 , 在 日本
,

筝与三弦同占着今 日 日本国民乐器的地



位
,

成为它们的
“
国宝

, 。

而中国筝在中国的普及情况
,

远不如上述列举的国家和地区
。

就广

东来说
,

它拥有全国著名的潮州筝及客家筝两大流派
,

有建国前还流传在珠江三角洲由盲人

演奏粤乐的
“

官公筝
” ,

此外
,

还有闻名海内外的广东音乐
、

广东汉乐
、

溯州音乐等丰富多彩

的地方乐种
,

象这样有传统古筝及民间音乐群众基础的省份
,

就我粗略估计
, 包括专业和业

余的弹筝者
,

全省加起来不外百余人
,

顶多超不过两百人
。

产生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种多样

的
,

但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筝的宜传和普及工作做得太少了
。

我曾向一位香港

学生为什么喜欢学筝
,

她说 “
筝很好听

,

常常 从 电视
、

音带上听到
,

看到别人学
,

就想学

了
” 。

一位从美国西雅图来广州教授英语的华裔学筝学生说 ‘我在美国很喜欢乡音
,

筝好听
,

是我国的民族乐器
,

我到中国来
,
不学它太可惜

。

我学会了
,

在异国可常常听到乡音
,

既亲

切
,

又自紊
。 ”
广州一位孩子的母亲看到隔邻的孩子学筝

,

当她得悉筝是民族乐器时
,

就对学

攀的孩子妈妈说 你真行
。

你怎么会知道中国有这 么 好听的乐器
,

要是我早知道
,

就不让

孩子学小提琴了
。 ”这番话

,

说明不是人们不喜欢筝
,

不爱学
,

而是不了解
。

一旦了解了 ,

鱿

想学它
。

建国三十多年来
,

筝的发展是飞快的 , 史无前例的 , 它与其他学科一样
,

也有高潮

及低潮的时候
,

要使筝的事业跟上时代的车轮
, 只靠专业人员开一场半场音乐会

,

偶然在电

视上露一
、

二次面
,

写一
、

二篇介绍文章
,

教几十个少儿学生是不够的
。

二
、

攀的续承性和值变性

继承性和恒变性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

对古筝来说首先是沿袭继承
,

后来是变革发展
,

所

以乐器的发发带有时代的特征及其局限性
。

古筝几千年的沿革史
,

就其特征而言
,

我着可以

归纳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汉以前时期
。

这是筝的低级阶段
。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资料 ,
有人只能从筝

“
五弦筑身

”这点滴的资料
,

从中国象形文字 —筝从竹旁 —的特点来猜侧筝的初期是一种

用竹筒制成的类似筑的棒状形五弦乐器
。

我们希望有朝一 日科学发展到能鉴别筝的雏型是什

么样子或在考古工作中有重大发现再来下结论
。

第二阶段是秦汉以后时期
。

这个阶段就是筝飞跃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

由于瑟的影响
,

筝已从竹制转化为木制
, 弦数从五弦增至十二弦 ,

说明人们制作乐器的技术已上升到一个新

的水平 , 对音乐的认识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

第三阶段是隋鹰时期
。

这个时期的重要标志是
,

筝从十二弦增至十三弦
,

十三弦筝的形

制基本定型下来
。

十三弦攀及其艺术开始向外传播
, 是具 备

“

国 际 性
, 的 开 始

。

虽 说 十 二

弦
、

十三弦在这个时期同时并存
,

甚至十三弦在当时还不能跻身于‘雅乐 ’的宝座
,

但从十三

弦最终取代十二弦这个结论来看 ,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
科学最后是得到承认的

。

第四阶段是建国以后时期
。

这个时期攀的概况是有 目共睹的
。

从乐器的 改 革
、

人 材 培

养
、

理论与教材建设
、

教学方法的科学化
、

系统化
、

演赛技术的借鉴与创新
、

反映时代题材

的创作等等
,

都是史无前例的全面发展
。

这四个历史阶段
,

除秦汉以前攀的生产年代属未知数之外
,

其他三个阶段大概相距在一

千年至千余年之间
。

但不能因此就武断地说
。

每隔一千年至千余年
, 攀就来一次飞跃发展

。

我在这里引用筝的发展历史 , 无非是想说明筝的继承性和恒变性这个关系
, 以及筝的发展是

受到时代制约
,

它每个发展阶段只能代表某个历史阶段的水平
。

筝的继承性
,

具体来说
,

是指筝的形体结构
、

音阶定弦
、

音色特点及演奏手法等基本沿



袭了固有的民族传统
。

比如形体结构
,

依然是桐木制长条形的多弦 即便是 五 弦 也 罢 乐

器
, “ 上隆下平 , ,

音孔在底板
,

有柱 , 音阶仍按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阶定弦 , 音色仍是民族弹

援乐的特色 , 传统演奏手法依然是右手三指弹弦
,

左手颇按揉滑等
。

筝的恒变性
,

包括借鉴性

与创新性两个方面 ,

这两者常常联系在一起
。

比如演奏手法
,

它借鉴了西洋乐器和其他民族

乐器的某些特点 , 在筝上面运用
。

左手移在马子右侧演奏弦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象现在

普遍使用的和弦
、

分解和弦
、

刮奏
、

扫弦
、

扣摇
、

双手跳指
、

跳弦等技法
,

都是在借鉴的墓

础上创新出来的
,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

这些技法的借鉴与创新 , 无非是为新作品内容服务
,

也可说是时代的产物
。

我们平常所说的继承 , 主要是指要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
。

传统的东西
,

通常 是 有 特 点

的
。

但特点不一定都是优点 , 它在某个时期是优点
,

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变成缺点而被淘汰
。

象现在的攀
,

是木制结构 , 五声音阶定弦 ,

将来会不会改成金属结构 象钢琴的演变那样 七

声音阶定弦
,

甚至半音阶定弦 我不敢说 , 也不知道
。

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受到科技和认识水

平限制的
。

三
、

展扭
“
世界书

” ,

对当前古书工作的浅见

当前国家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 客观上对古筝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

为了适 应 新 的 形

势 , 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
,

根据继承性与恒变性的发展规律
, 对 当前古筝工作提出个人

的看法
。

理论建设问题

理论建设包括筝史研究
、

民间音乐遗产的挖掘和整理
、

演奏理论
、

风格 流 派
、

教 学 经

验
、

乐器理论以及教材等等
。

以前各地攀家在这方面已作了大量工作
,

相当多已在各种刊物

上发表
,

各地民间誉乐筝专谱也有不同版本出版 , 但都比较零散
, 不够全面

, 甚至有些还处

在探素研究阶段 , 未有定论
。

鉴于此
,

我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全国筝研究机构 ,

有条件的省份设分机构 , 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网络
,

把这些专论
、

专著收集起来
,

分门别

类
,

进行研究 , 不得其全
、

欠缺或空白的 , 组织人力继续补充
、

完善
, 我们这一代人能做得

到的尽量做得完善一些 , 以减少后代人的困难
。

一些论据确凿
、

经过实践考验
、

已定型的理

论
,

应有系统地翻译成外文
,

陆续介绍到国外 , 扩大筝的影响
。

在攀史研究的同时
,

我认为应该把现代筝史放在重要的地位
。

当代筝的状况
,
我们耳闻目

赌 , 亲临其中
,

最有发言权
。

整理现代筝史
, 可考虑附设一栏近

、

现代筝家名录 或专辑 ,

记录他们的简单传记及对筝事业作出的贡献
,

让后人了解
。

在众多的先辈攀家中
, 我认为有四位要大为称颂的 , 第一位是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

曹正先生
。

, 先生是建国初第一位提倡并亲 自在音乐院校开设筝专业课的先躯
,

使筝从民间

的流传走上专业化
、

系统化
、

科学化的发展道路
,

以至达到今夭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

高速

度
。

曹先生不仅培养出大量的学生
,

而且从事挖掘
、

整理散失在民间的筝谱
,

抢救了一大批民间

音乐遗产
,

对筝的历史及其理论作了深入的大量的研究工作 , 他的许多专论莫定了筝的理论

墓础
,

建国后出版的第一本筝演奏理论 —
《古筝演奏法 》就是曹先生撰著的 这 恐 怕也 是

历史上第一次吧
,

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 第二位是现任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的赵玉裔先生
。

赵先生从教数十年
,

可说是桃李满夭下
。

他整理了大量的民间筝阶
,

先后出版两册《古 攀 曲

集 》, 但他贡献更大的
,

我认为是开拓了筝反映现代题材的道路
,

把筝的演奏技术提高 到 一



个崭新阶段
。

他借鉴并吸取了中
、

西乐器的某些演奏特点
,

解放了左手并在筝马右侧演奏弦

音
,

首次用现代作曲手法谱写描绘农村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

人们欢庆丰收情景的 筝 独 奏 曲

—
《庆丰年 》,

被人誉称为“开 了五十年代筝的先河
” 。

继《庆丰年 》之后
,

许多反映当代题材

的筝曲相继出现 , 第三位和第四位是现居台湾的梁再萍先生和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陈蓄士

先生
。

我阅读过陈曹士先生的专著和专论
。

梁先生是曹正先生的师辈
。

从在香港
、

台湾从事

筝教学工作的朋友那里获悉
,

他们在港
、

台筝界和世界民族音乐界中德高望
,

名声显赫
,

台湾和香港的筝能如此普及
, 是这两位先辈长期耕耘的结果

。

我想在条件许 可 的 时 候
,

应

该考虑与香港
、

台湾的筝界人士一起组织中国筝的学术研究机构
,

共同商讨筝事 业 发 展 大

计
。

筝的普及问题

筝的艺术能流传沿袭至今
,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扎根民间
。

历代的民间艺人为了

筝的继承和传播
,

作出了贡献
。

我们要牢牢抓住这条经验
。

扎根民间
,

就是说让 更 多 的 人

主要是非专业人士 了解
、

熟悉
、

掌握筝的艺术
。

筝的 艺术一旦为群众所掌握
,

就会产生

无穷的生命力
。

首先有知音
,

继而有竞争
,

能出高手
,

再而传播范围更 广
,

速 度 更 快
。

所

以
,

普及攀的艺术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问题
。

从少儿抓起

近几年来
,

随着经济生活的提高
,

独生子女的普追 , 家长都希望他们学点音乐
,

借以开

拓智力
、

内冶性情
。

音乐之风几乎吹迫全国各大中城市
。

有些农村也注意起让孩子学音乐
。

这是新时期的新特点
。

古筝的普及也要把握住这个特点
。

我认为少儿是普及筝的最佳对象
。

少儿包括幼儿和小学生
。

音乐对他们的年岁和性情最为吻合 , 学琴时间也 比 较 充 分
。

少儿人数多
,

较易找出好苗子
。

音乐基础最重境子功 , , 如果从少儿抓起
,

有五 至 七 年 的
一童子功

” ,

将来的墓础就非常扎实了 ,

十岁出头的水平就已很高了
。

有高水平的墓础
,

就会

向更高的要求攀登
。

不会很久
,

筝的演赛水平将会有质的提高
。

在大中学校普及攀的常识
’

一忿’了应为大
、

中学生组织一些演出 ,

介绍筝的知识或筝曲欣赏等
,

增进他们对攀的了解
,

这

对筝的普及是有裨益的
。

有条件学筝当然更好
, 他们可以争取在校园内演出

。

通过宜传部门对筝进行广泛宜传

最广泛的宜传莫过于电影
、

电视
、

电台
、

录音带
、

唱片和报刊的宜传了
。

广州有个 , 、提

琴热
、

钢琴热
、

吉他热
,

唯独民乐不景气
。

我想这与电视等宜传工具的宜传多寡有关
。

在南

朝鲜举行的亚运会闭幕式的电视广播
, 民族舞蹈节目的背景音乐是伽椰琴独奏

,
令人感到十

分亲切
,

他们使用民族乐器所表现的那种 自衰感十分令人感动
。

我去年在广东电视台开了一

次攀知识的普及讲座
,

今年对外国朋友开了一场筝专场演奏会 ,

还有几场客串演出
,

不能说

没作用 , 但毕竟是杯水车薪
,

解决不了向题
。

要是全国各地都能经常地搞些普及宜传
,

作用

可就大了
。

这个问题要提请宜传部来关心和支持才行
。

教材与记冷 法 向 理

教材对培养学生关系重大
,

它反映了一个科学育材的向题
。

经过三十余年的教材积累和

建设 ,

音乐院校的教材己逐步走向系统化
、

科学化
,

也逐步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演奏理论
。

但存在的向理还不少
。



目前古筝教材大致分三个部分
。

一是基础教材 多为练习曲 一是传统乐曲 风格性多

些 , 一是现代乐曲 技巧性多些
。

各校的大纲也不一致
,

对乐曲的艺术标准
,

看法也不

尽相同
,

这是一方面
。

另一方面
,

在现代乐曲的这部分教材中
,

多是演奏家为演奏而写 , 有

一定的技巧性
,

但不是按循序渐进的教材特点来编写的
。

所以在体现现代阶段古筝水平的教

材中
,

中级教材相应薄弱一些
。

墓础教材中 的 练 习 曲
,

也较为零碎
,

与系统化 的 要 求 还

有一定距离
。

今天提出普及古筝教育
,

还要有合少儿特点的教材
。

希望开个教材会议来研究
。

攀的记谱法
,

目前也不统一 有的用笋谱
,

有的用筒谱
。

到底哪种谱较好
,

值得研究
。

五线谱是一种国际谱
,

优点很多
,

但用在古筝上就未必尽善尽美了
。

这是因为古筝是五

声音阶排列的多弦乐器 ,

一般视奏以固定法为方便
。

但线谱上的调号 即其升降音 在古筝

上未必全适用 ,

其变调时的升降规律又与古筝相反 线谱的升种号是古筝的降种号
,

其降种

号是古攀的升种号
,

这就要寻找异名的同音来代替
,

容易造成概念与演奏不统一 ,

影响视

赛速座甸 举个例子
,

比如说 调 , 线谱上的调号是
’ , 这个调号在古 筝 上 按 实 际 音

高 则是“ “ 。

如果只说五声音阶排列
,

线谱上则 是
’ “

缺 和 两音
,

古筝

的演奏要通过按 和
’

来获得
, 古攀则是“ “ 。

请看
, 线谱上除 和 与古筝弦 音 相 同

外
,

余三个音
。

则要在古筝的不同弦音 “ “ 上来完成
。

显然
,

谱上标明的音符
,

演奏时

则要用另外的同音高音符去代替
,

你说不麻烦吗 升降号少的调还好对付
,

多升降号的调恐

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

难怪古筝的视奏一般要比其他民族乐器难
、

速度慢
,

我看记谱法的向题

是其中一个原因
。

在提出古筝的发展要跟上时代步伐的同时
,

记谱法也应跟上去
。

乐器问题

上面谈过
,

乐器本身体现 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科技和音乐水平
,

当它不能适应音乐水平和演

奏的需要时
,

就要对乐器进行改良或变革
。

建国以后
,

古筝的改革工作一直没停倾过
,

方案

也很多
,

真是百花齐放
,

助年在北京开了一个以筝为主要内容的全国乐改座谈会
,

这是很

有意义的会议
。

乐器的质量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

但对于乐器如何发展才 能 适 应 新 的 形

势
,

我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

根据年龄特点
,

搞古筝系列
。

大体可分四种类型 学龄前古筝 以轻便
、

微型
、

品携带为宜
,

拟体长 米以下
,

弦 儿 童筝 小学生用琴 弦 , 成年普及攀

孩一 专业用筝 弦之间
。

搞不同声部的古筝组合
。

这是为在乐队中设立古筝声部或者甚至组织古筝乐团 来 考

么它可够金属弦
、

尼龙弦
、

银质缠弦等不同音色及高中低各音区的配搭来研究乐器组合
。

古

攀要加速发展
,

必须改变过去只重在独奏形式的状态
,

加强其在乐队中的地位
,

发挥其音域

宽广
、

音色优美
、

表现 力丰富的既是色彩乐器
,

又是旋律乐器
、

伴奏乐器的多声部乐器特长
。

研制一套轻便简易的变音机构
。

现代音乐使用变音
、

离调
、

转调的手法十分频繁
,

要加

强古筝在乐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解决这个向题
,

才能跟上形势
。

多年来
,

各乐器厂在这方面

已积累相当多经验 ,

如果条件许可
,

期望全国一直搞筝改革的乐器厂能联合研究这个问题
。

关于五声
、

七声音阶筝并存向题

历史上有过同类乐器并存的事实
。

秦汉时期
,

是筝瑟并存
,

结果是筝流 传 下 来
、

瑟 却

叱 决传了 隋唐时期
,

是十二弦筝和十三弦筝并存
,

十二弦筝称为
“雅乐 ” ,

十三弦筝称为“

俗乐
, ,

劫果是
“
俗乐

”

的十三弦筝保留下来
,

称为
“

雅乐
”
的十二弦古筝却被淘 汰 了 ⋯ ⋯

。

造 成 这



类情况的因素很多
,

我想主要有两条 一是先进的东西总是要取代落后的东西 , 一是凡被群

众掌握的东西
,

它才有生命力
,

并得以繁衍
。

并存的东西 , 一般就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期
,

才能分出其高低优劣
。

这就是说
,

要在历史的检验和人们认识提高之后
,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

渡
,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历史的事实还证明
,

凡是改革者一般都要担当一些风险
,

冒被

人非议之赚
。

隋唐时期出现的十三弦攀
,

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

被贬为不入流的“俗乐 ” ,

你说

那位改革者好受么里 我本人就有过这个体会
。

某些人认为七声筝不好
,

主要是指它按十二 珊律七声音阶定弦
,

或指演奏 历弦 或刮

奏时没有五声音阶色彩
、

带
“
洋气

” 、

破环 了传统
。

论刮奏
,

通过同音异名和机械变音的手段
,

完全可以达到五声音阶色彩
,

而且还可获得 种七和弦的色彩
。

比纯五声音阶色彩要丰富得

多 , 论传统曲的演奏
,

例如
、

两音的处理
,
它不一定使用原位弦 , 而通过

、

两弦获得
,

古攀的音的依然十分浓郁
、

鲜明
,

何来破环传统 有人说
,

七声筝比五声攀难学
,

不易普及
。

钢琴够难学 了吧 , 它为什么那么普及 这不成理由
。

所说的传统
,

并非一成不变
, 它随着历

史的进程在不断变化
, 不过它始终有个承上继下的关系罢了

。

至于十二平均 律
,

它 不 是 洋

律
, 明朝朱级靖发现十二平均律比西洋要早一百余年

,

按这么说 ,

它应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才

对 , 为什么硬要推到西洋那边去呢
。

你想要发展乐器的水平 , 又要一点都不能改变
,

一动就

说破坏传统那还谈什么发展
。

音乐的听觉也有个从习惯 不习惯 —习惯的过程的
。

所以

说
,

不解决古攀的性继承和恒变性这个辩证关系
,

向题是谈不清楚的
。

我不隐讳 自己是七声攀的推崇者
,

这是音乐水平发展和新的形势促使我产生这个观点的
。

这个观点已持续二十余年了
,

至今还没有改变
。

但我不是鼓吹以七声筝来代替五声筝
,

我只是

提出并存
, 至于以后是不是代替

, 这要等历史来作结论
。

其他向题

开展全国性的 古筝学术或演奏交流会
,

建议二年开一次 , 有条件的省市
,

争 取轮 做

东道主 演奏活动方面 , 我认为以交流形式为宜
, 不一定象其他乐器那样

,

搞比赛
、

比名次 ,

我想这多少有些副作用
。

古筝界的同行
,

最要紧的向题是团结
, 这样才能共同为古筝发展事

业而奋斗
。

在音乐院校及其附中就读古筝专业的学生
,

要兼学钢琴和作曲
,
这对古筝的发展有深

远意义
。

我们要培养的不仅是古筝演奏家
、

古筝教育理论家
, 而且是为古筝写出多形式高水

平乐曲的作曲家
。

要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在加强古筝理论建设的同时
,

创造条件招收外国留 学 生 ,

举办短期训练班 , 派 员到外国讲学等
。

让这朵中华民族的艺术之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


